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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祁连县城，县人民医院及相邻的县藏
医院门前的绿化带里，人工种植的青草茂密
而葱郁，散发着因营养过剩而显得过于浓烈
的墨绿光泽，光泽并不明亮，有一种养尊处
优般的羸弱——这似乎是所有被人工豢养在
城市里的花草共同的特点。草地上散乱地种
了一些青海云杉的幼苗，应该是今年刚刚种
上去的，它们枝干纤细，不及一人高，看着
更像是一丛丛的灌木。

我就是在这儿看到那只红尾鸲幼鸟的。
它正在草丛里觅食，对过往行人毫不在意，
人们对它也视而不见。我发现它时，手中刚
好拿着相机，便急忙停下来，架好三脚架，
把镜头对准了它。因为我是人群中唯一一个
停下来的人，它这时表现出了几分警觉，暂
停觅食，背对着我，却又把头扭过来看我和
相机镜头。我蹲下来，小心翼翼地操作着相
机，等待它做出一些小动作，比如扑棱一下
翅膀，或是张开嘴喙鸣叫一声，再按下快
门。但它没有这么做，依然保持着刚才的姿
势。我等了一会儿，见它依然没有摆个

“Pose”的意思，便直起身来，试图让镜头
再靠近它一些。它注意到了我，就在我移动
相机的一瞬，从草地上飞起来，落在了一株
青海云杉的枝桠上。由于树枝树叶的遮挡，
我只好再次移动三脚架，想找一个便于拍摄
的角度，就见它又飞到了另一条枝桠上。它
的动作有些笨拙，还没有真正学会飞翔，或
是还停留在蹒跚学“飞”的初级阶段。如果
有意要捉住它，一定易如反掌。看着它可爱
又可怜的样子，我判断，它还停留在需要大
鸟哺育的阶段，对于“打鸟”（注：用相机
拍摄鸟类） 的人来说，只要守住小鸟，一定
会等到大鸟飞来喂它，就可以拍到大小鸟

“同框”和大鸟哺育小鸟的动人画面。这是
“打鸟”者的经验之谈。于是，我决定在这

里等候。
很快，十几分钟过去了，却没看到大鸟

飞来。
那一天，我就这样等着这只红尾鸲幼鸟

的爸爸或妈妈，但它们一直没有出现。慢慢
地，小鸟开始对我和镜头放松了警惕，又飞
到草丛里开始觅食，甚至还飞落到非常利于
我拍摄的一条树枝上。

大鸟始终没有来，我也没有继续等待
下去。

后来好几天，我屡次路过这里，都发现
它在觅食，却从没看到过它的父母。于是
我猜测，它可能是被父母放弃的一只可怜
幼鸟——鸟儿们在养育后代时，总是依循着
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在食物匮乏又无暇养
活每只小鸟时，它们会放弃身体相对羸弱、
难以抚养的那一只。看着这只小鸟，我也在
想，如果它真是幼鸟群里不幸的那一只，它
的父母还是教会了它如何觅食，留给它一线
生机。它们似乎也明白，在这样一座边城，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秉持着不杀生的理念，
与其把它放在野外，不如就这样放在人群稠
密的地方，它活下去的机率更大。

这只红尾鸲幼鸟，翅羽尚未丰满，羽毛
的色彩应该比它的爸爸妈妈暗淡得多，看不
出来是一只雄鸟还是雌鸟。它还那么小，没
有完全学会飞翔，埋头于草丛之中，认真地
觅食，那神情近乎执著。于是我想，如果幸
运之神的眷顾让它与死亡擦肩而过，它长大
了，会不会循着某种记忆找到父母？遇见那
个与它孵化于同一鸟巢的兄弟或姐妹——它
们得到了它所失去的一切。如果真有那么一
天，它会怎么想？是感恩还是怨恨？

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约翰·巴勒斯说：
“比起四足动物，鸟类显露出了更多人类的
特征。”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把这只鸟儿
置换成一个人，一个孤独的少年，他会怎
样呢？

我想起了小时候老人们讲过的格萨尔王
的故事。

格萨尔幼年时叫觉如，他从天界投胎到
人间，诞生在一个君王之家，这家君王的女
仆成了他的母亲。出生不久，他和母亲就被
君王的妃子赶出了家门，他们只好来到一片
叫玛域的草原，搭了一顶透风漏雨的破旧帐
篷，每天以捕捉鼠兔、采挖蕨麻度日。这位
在天界享尽了荣华富贵，整日沉醉在锦衣玉
食的神子，从此受尽了人间的饥寒交迫。

但，他有他的母亲时刻陪伴在身边——
只此一点，他就拥有了一切。正如《格萨尔

王传》里描述的那样，他能够用他从天界得
来的神通法术，让母亲煮在锅里的蕨麻变成
天界的美食——如果我们剔除其中的神话色
彩，或许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因为
母亲的陪伴，在母亲慈爱的光芒下，即便
是从山上采来的野果，也有着珍馐美馔般的
味道。

只此一点，觉如的幸福就大大超过了这
只可怜的幼鸟。

觉如就这样长大，在清贫和母亲赐予他
的慈爱里，从一个少年成长为大白岭国的君
王。在一定程度上，恰是与母亲度过的那一
段苦难日子，成就了他日后的辉煌。

我也想起了我的幼年。
大概两三岁时，我就被送到舅舅家里，

交给尚未出嫁的小姨抚养。这是因为我刚满
一岁，妹妹就出生了，母亲不能照顾好两个
嗷嗷待哺的孩子。就这样，我开始在舅舅家
里生活，从牛羊遍布的草原来到了长满庄禾
的农村。

或许是因为年幼，或许是因为记忆是有
选择性的，对于那一段往事，我唯一记得
的，是对母亲的思念。

母亲接我回去时，我已四五岁了。
阳光正好，照在舅舅家的小院里，院中

鲜花亮亮地开着，艳丽而耀眼。依稀记得，
我骑在一把铁锹上，那是我的座驾，嘴里不
断发出“驾驾”的声音。正在这时，母亲在
几个人的簇拥下走进了小院。母亲浑身的

“光芒”高过了那些花，在那一刻鲜花也暗
淡了下去。

“这是你的阿妈，快叫！”有人对我说。
“快叫阿妈啊！”母亲也呼喊着我的乳名

对我说。
在七嘴八舌的招呼声中，我即刻做出了

坚决不叫阿妈的决定，小小的心里充满了悲
喜交集的情愫。我骑着我的座驾，嘴里“驾
驾”地叫着，跑到了一边。

舅舅家有一只大公鸡，很强壮，也很厉
害。只要有陌生人走入院子，就会扑上去
啄。母亲原本是从这个小院嫁出去的，但如
今她在大公鸡眼里也成了陌生人。那一天，
母亲走出簇拥着她的人群，径直走向我，想
把我抱起来时，那只大公鸡冲向了她，我似
乎是本能地扬起了铁锹，让这胯下的座驾瞬
即成了驱赶公鸡的棍子，大公鸡惊叫着，扇
动着翅膀，连飞带跑地躲开了，我也乘机跑
向另一边。

母亲在舅舅家住了几天，我一直没有让
她抱我，也没叫她阿妈，但心里的暖意却在

慢慢升腾，第一眼看到母亲时的那些委屈也
早已烟消云散。我知道她要带我回家，回我
自己的家。那几天，只要母亲出门，我便紧
随而去，为她挡住那只大公鸡——在大公鸡
眼里，比起我的母亲，我才是家里人，尽管
我弱小无力，但它从不啄我，只要我做出一
个驱赶它的动作，它便立即走开，给足了我
面子。而每次，我都会得到母亲的连连夸
奖，她还说“等回到草原的家里，那里有狼
有藏獒呢，你也要挡住它们啊！”

我认真地点着头。
几天后，我跟着母亲踏上了回家的路，

我至今记得母亲紧紧抓着我的手，领着我走
出舅舅家大门的那一刻。那是一个炎热的午
后，母亲的手却微微发凉，让我感到非常舒
畅。后来的后来，当我有了女儿，我就喜欢
那样领着女儿走在路上。有一次女儿告诉
我，爸爸的手是“冰丝手”，冬天热，夏天
凉，我即刻想到了母亲的手——在后来的记
忆里，母亲的那双手总是牵着我。也曾在草
原上遇到没有拴着的藏獒扑来，但冲上前去
唬住它的，不是我，而是母亲。

不仅仅是这些，母亲和小姨还赐予了我
有关爱和勇敢的最初启蒙。

几天后，我再次路过那里，却不见那只
小鸟了。我想，它一定是学会了飞翔，从此
离开了这里。也许，它去找它的父母家人了
吧。我又想，如果这只幼鸟有一天真的见到
了它的父母家人，那一刻，它也会和我一
样，心里小小的委屈慢慢升华为一种暖意
吧，那是涌动在血脉之中永远不变的亲情。
在怨恨与感恩之间，它一定会选择感恩，因
为它如今的成长和独立，其实都是父母家人
的赐予。

是的，是赐予。

前 段 时
间，我回老家
准 备 写 点 东
西。内蒙古赤
峰 市 喀 喇 沁
旗 牛 家 营 子
镇 西 山 村 是
生 我 养 我 的
家乡，因有着
多 年 种 植 中
药材的历史，
颇有名气。

我 最 初
是农村户口，
中 学 毕 业 后
多 年 跟 随 父
母 在 那 些 平
整 、开 阔 、肥
沃 的 药 材 基
地里劳动过，
直 到 现 在 还
能 准 确 地 说
出“八十亩”“东大地”“小河套”等地名。

在“八十亩”地里劳动的人们大部分
都不熟悉了，李树利和王东江是我从小的
玩伴。他俩见我来了，忙放下手里的工具
迎过来和我搭话。

“你俩今年又种什么药材了？”我走上
前握手问道。

“我比去年多种了二亩北沙参，少种了
一亩黄芪。”李树利笑笑说。

“你呢，东江？”
“我这里有一亩半二年生的桔梗马上就

要挖完了，去年打点籽卖。今年只种了三亩
地的北沙参。”东江指点着自己的地告诉我。

“这些年种植中药材，你俩都成百万富
翁了吧？”我笑看着他俩问。

“我不如树利，人家才名副其实，不仅
盖上了四间新房，还在山上盖了几十间猪
舍，养了一百多口猪，一家五口人生活有
滋有味的。”

李树利觉得王东江过高宣传了自己，
摊开手指计算着和我说：“王东江两个儿子
两处新房，自己还盖了一处楼房，算一算
他的年收入，是全营子的大户了。”

记得 40 年前，我在“八十亩”这块地
里留下过无数的脚印和汗水。承包土地的
第一年，我和妻子高兴地种植了一亩二分
地的桔梗，但由于不会侍弄，才收入 2000
多元，比别人家少了1000多元。

关于土地种植，我确实是个门外汉。
但之所以对种植桔梗感兴趣，因为它开花
特别好看，花瓣呈紫色五角星状，俗名“包袱
花”和“苦根花”，朝鲜人叫它“道拉基”，有
一首非常好听的 《桔梗谣》 唱的就是这种
植物。因此鲜族人家家把桔梗制成泡菜吃。
让我难忘的是，种地时，父亲悄悄留下一
把桔梗籽，把我家房前房后和树根下都撒
上了。初夏一到，绿莹莹的桔梗便笑脸一
样绽放着，把我们的小院装点得特别好看。

李树利笑我是个拿书本的料。他说，
种药必须要讲科学，从春种到秋收每一项
活计都要精益求精。比如种植北沙参吧，
需要在年前农历的大雪节气里把种子选
好，然后清水浮选干净，用布袋包好冷冻
起来，直到第二年清明节才拿出来播种。
播种前必须把土壤翻松整细，将农家肥均
匀地撒入地里再翻松，土壤的温度在零下二
三摄氏度适宜播种，种子的深浅一定要适应
白天太阳的光照。播种完后，地面要压实，既
防止种子透风不宜发芽，又要防止虫害。

这些年通过种植药材，农民确实富裕
了。我们整个营子彻底脱贫，再没有一家
贫困户。现在全村盖新房，买新车，修新
路，出国游不再是新鲜事。

牛营子镇有着300多年的种药传统，早
在清朝康熙年间这里就建有“药王庙”。相
传 1784年，乾隆皇帝狩猎至此，望药花赏心
悦目，闻药香沁腑醉人，遂赐地名“药王村”。

从此家家种药，户户得益，历久不衰。
这里过去的确有过“药王庙”的称

谓。记得我十多岁时去姥姥家还见过古色
古香的“药王庙”呢。庙院不大，松柏挺
立，庙前的石台上塑着一位身穿黄袍、手
拿药签的老者，冉冉的胡须下，有一只仙
鹤展翅欲飞。有人告诉我说老者是药王孙
思邈，是驾仙鹤顺锡伯河一路而来的。

锡伯河，是我家乡的母亲河。清清的
河水，四季流淌。在它的灌溉下，全镇两
岸的土地由薄变厚，由黄变黑。也可能由
于药王到来的缘故吧，人们种植中药材
后，很多药材成了餐桌上的食品，不仅家
家户户的大人孩子常年无灾无病，就连牛
羊猪马吃完中药材的花叶和茎秆也膘肥体
壮，肉质鲜美。

说话间，李树利气喘吁吁地跑来，他
把几个装满物品的塑料袋递给我说，这就
是当地的纯中药产品。看着眼前具有特殊
功效价值的土特产品，我决定暂时不走了，
同乡亲们好好唠一唠，写写家乡的故事。

小镇小，但有个人的名气不小。
他叫孔远，总是笑眯眯的。下颔一丛恩

格斯一样很绅士的胡子。面膛微红，恍若蒙
古汉子酒后的酡颜。

孔远开一石屋，名曰无我斋。
奇人立世，总要有过人之处。孔远亦

然，他有两绝。
一是雕艺，几乎无人匹敌。无我斋里，

摆有他不肯脱手的石雕作品。一件是“甜
蜜”。料子为普通巴林石，但他雕工高妙，
化腐朽为神奇，居然出现动感的效果。玉样
的蜂巢有蜂蜜溢出，有蜂蛹蠕动，有工蜂忙
碌，六棱型的窝眼以及封口蜂唾构筑的凸
凹，纵纵横横，形似、神似。竟然有真的蜜
蜂嘤嘤飞来，徘徊、盘桓，又怏怏离去；一
件是他用彩石构思的蜗牛巧雕，冠名“安居
乐业”。无论是伏卧的枯黄菜叶，还是背着
硬壳爬行的淡蓝蜗牛，惟妙惟肖，栩栩如
生，竟有一只真的淡白蜗牛不知从何处莫名
其妙地爬来，和他制造的石头蜗牛做了十几
天的伴，不肯离去。

相石，是孔远又一独家秘笈。
一次，他携朋友到一家新开业的石头城

溜达。面对林林总总、千姿百态的巴林美石、
奇石、彩石、图案石，巡视一遭后，他便指
着一块面包大小的鸡血石悄悄说，这块石头
的价钱绝对标错了，少一个“0”，应是6万元。

朋友不信，觉得那块鸡血石尽管有红艳
血丝，但底子发乌，其貌不扬，标价6000元
已经不菲，再说，店主又不是傻子。

孔远像变魔术一样从衣袋里拿出一沓百
元钞票，摇了摇，对那守摊的女子说，丫
头，请把这块石头给我包上。

女子便拿着钱去找老板。
不一会，一位衣冠楚楚的男士匆匆走

来，一脸歉意地说：对不起，先生，这块石
头的价钱标错了，不是 6000 元，而是 6 万

元。实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孔远得意地笑了。说，我说嘛，什么石

头能逃过我的眼睛！
事后，朋友开玩笑说：那个老板是不是

你的托儿啊？
孔远说，什么呀，我开石头店，是为赚

钱，不练就一副火眼金睛，成吗？！
最让人叫绝的，是一次他在巴林鸡血石

拍卖会上的表现。
各色美石、奇石的爱好者、收藏者、店

家纷纷赶来，集聚一堂。
他们像鸭子一样，伸长了脖子，手持号

牌，盯视着前台手持槌子的人，以及他面前
摆放的一块并不出色的石头。

其石粗如男人拳头、长有尺许，表皮暗
黄，浮现斑斓色泽，如同破晓之朦胧云层，
算是一断藕样的璞玉。

然而，真是邪门了，众人都眼盯着这块
石头，一副感觉良好、志在必得的架势。

随着百元、千元地往上加价，从起价10
万元水涨船高到了20万元。终于，有人将价
钱推到了25万元。立时，众人目瞪口呆，场

内鸦雀无声。
此时，孔远却令人猝不及防地举起了号

牌，沉稳而自信地说，我加3万元，28万元！
所有人都傻了。
人们面面相觑，纷纷摇头，说孔远这小

子是不是疯了？
他却依然笑眯眯地端坐在那里。
时间一秒一秒流走，人们都像被孔远掌

控了一样，大脑一片空白。但是，主持拍卖
的人是冷静的，他倒读了秒数之后，一锤定
音说，成交！

结果，孔远将买到的石头打磨、抛光之
后，令所有爱石之人都瞪大了眼睛：石头几
无瑕疵，它红艳欲滴，血色连成一片，宛若
娇艳牡丹！其美艳、灵动、飘逸、妖娆，堪
称千载难逢、举世无双。

这样，巴林鸡血石家族一个新石种——
大红袍诞生了。和一种高贵的茶叶同名。

孔远锯其三分之一，就卖了90万元，其
余的一部分有人出 200万元，他坚决地摇了
摇头，说什么也不卖了。

这之后，孔远心无飞扬之波，面无得意
之色，依然该干嘛干嘛，盘桓于无我斋，雕
石、把玩。

前年，家乡铜台沟村书记找到他，说要
搞脱贫攻坚移民搬迁。孔远说好事啊！铜台
沟是地震带，1976年唐山地震，这里就裂了
一条长长的大口子。咱们选个新址，建新
村，建高楼！

书记叹口气，说，上面拨款有数，别说
建高楼，建新村都不够！

孔远说，建设家乡，义不容辞。这事，
我来想辙！

他把那段大红袍卖了，300万元。
全部捐给了村里。
楼的形状是按那段藕样的大红袍设计

的，殷红的颜色，书行楷体三字：“大红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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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说

大红袍
□ 刘 泷

◎小小说

大红袍
□ 刘 泷

本期华文作品推出4篇作品。龙仁青《孤鸟》从一只红尾鸲幼鸟写起，联想到格萨尔王和自己的幼年经历，母爱的缺席
与回归让作者意识到，年少时经历的苦难和挫折终将是生活最珍贵的赐予。王慧俊《老家的味道》写作者的返乡见闻，老家
牛家营子镇乡亲通过种植药材发家致富的经历让作者真切感受到今日农村的魅力与生机。刘泷《大红袍》写俗世奇人孔远的
两绝——雕艺与相石。卖掉鸡血奇石“大红袍”捐给村民建新房的壮举更塑造出他急公好义的品格。徐剑飞 《敬礼·国旗》
表达作者对国旗的敬意与对祖国深沉的爱。 ——编 者

碧空如洗
猎猎国旗
尽情地挥洒着
来自东方祖国的晨曦

热血里涌动着庄严
我向眉梢崇高地抬起右臂
敬礼，澎湃的波涛
敬礼，鲜红的国旗

祖国，你看到了吗
为你争光添彩
我们奋斗不息
异国他乡的每一次经历
因你而惊喜

祖国，你能听到吧
我倾诉的思念
情感是多么真切
内心深底的每一丝眷恋
直抒胸臆

我要把知识和收获
满满地刻录进记忆
为报效祖国
竭尽全力

我心中升腾着神圣
初心不改，坚定主义
永恒的忠诚
是我生命的主题

重诵尘封的誓言
挺挺胸，一身豪气
为使命而奉献全部
我依然在所不惜

红霞扑面
海风习习
祖国，我爱你
飘扬吧，国旗

敬礼
国旗

□ 徐剑飞

《山野农家院》 曾 军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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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尾鸲 图片来自网络

◎自然文字


